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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话语视角下网络流行语 “被 XX”可从话语条件性和功能性两个方面予 

以分析，其话语条件性主要体现在与传统被字句的区别上，具体包括构成成分、 

变换关系、语义色彩和节奏韵律诸方面的差异；其句法结构是矛盾的，这种矛盾 

性可以从句法建构的矛盾律和事件缺省两个角度进行阐释。 “被 XX”具有[+受 

控】【一愿意】[一真实】[一知情】的语义特征，其中[+受控]、[一愿意]和[一知情】是必 

要义素，而[一真实]为可选义素。 “被XX”属于政论语体或新闻语体，具有 口语 

化倾向。 “被 xX”的话语功能性是话语生活化和话语民主化互动的结果，体现 

了自我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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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XX”自2008年在网络上流行以来，一直持续使用，显示出旺盛的生 

命力，学界的关注和研究也一直持续至今 (淡晓红、何伟 2017；邱晋 2017；庞 

加光 2018；孙秀丽 2018)。Van Dijk提出，话语一致性应该根据指示某可能世 

界中事实间关系的命题互动来表达，这些关系应是条件性的和功能性的 (参考李 

幼蒸 2007：412)。据此，本文首先从语言学角度分析 “被XX”的话语条件性， 

即它与传统被字句的异同，继而从批评话语分析角度尝试解析 “被 XX”的话语 

功能性。 

1 与传统被字句的不同 

“被XX”突破了被字句的常规用法，表现如下： 

1．1 构成成分不同 

进入一般 “被”字句的都是及物动词，而网络上出现的与 “被”组合构成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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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的除了及物动词，还有不及物动词、名词、形容词、少数述宾结构、夕卜来语 

及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组合，如被自杀、被艾滋病、被幸福、被G2、被3G等。 

1．2 变换 关系不同 

被字句原型多能变换成相应的把字句， “被 XX”则很难胜任。 

(1)统计局发布中国小康报告引热议 网友 自嘲 “被小康” 

网友 自嘲，统计局把他们小康了。 

(2)河南农民徐林东 “被精神病”六年半。 

把河南农民徐林东精神病六年半。 

1．3 语义色彩不 同 

被字句一般表示不如意、不希望的事。 “被 XX”则表示受事方被强制要求 

接受某种结果或状态，即 “被”后词语，同时，人们想表达的真实意图恰I合与字 

面相反，反映的也多是不如意或甚至不好的事情。 

(3)河南 “被落榜”女生连夜被录取，其父拟向县招办索赔。 

(4)公交新方案，优惠还是 “被优惠”? 

无论是 “落榜”还是 “优惠”，都是当事人被强制要求接受的，反映了事实 

的对立面。 

1．4 音节构成不同 

被字句中 “被”后常常跟有单音节光杆动词，如被害、被骗。 “被 XX”则 

是 “被+双音节／三音节”，唯独不跟单音节。之所以如此是由该话语体现句子主 

语受事身份的矛盾性决定的。 

被字句的动词是单音节的光杆动词时， “被”后的施事往往不出现，即使出 

现也常常是泛指意义。如果 “被 XX”采取同样的方法，不仅会增加读者的理解 

困难，还将因其体现句子施事身份的双重性和矛盾性而无从建构。 

此外，被字句具有的 “被+多音节词”而熟语化、定型化的现象是 “被XX” 

所不具备的。 

1．5 连用频率不同 

被字句的成员不但可以单用，还常常连用。如： 

(5)熟悉的人被批斗，被游街，被抄家，甚至被殴打至死。(叶兆言《毛主 

席宝像引起的话题》) 

而 “被XX”单用现象较为普遍，偶有连用现象。如： 

(6)我的工资被增长了，我的生活被幸福了，我的人生被辉煌了，我的眼睛 

被模糊了⋯⋯转念一想，我们的股市“被下跌”了。(转引自付开平、彭吉军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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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功能语言学的交际动力理论，例(3)被字句的连用在小旬中均属于已知 

信息，受到语篇语境 (上下文语境或社会文化语境)的激化，不仅不会给读者理 

解造成压力，反而能创造出一种强化的表达效果。而 “被 XX”本身的理解负荷 

已使它成为各小句或语篇的唯一焦点信息，因此较少出现连用的现象。 

2 句法矛盾的认知语用分析 

“被 XX”不仅在语义上具有矛盾性，在句法上也具有明显的矛盾性。其内 

部动因如下： 

2．1 从句法建构的矛盾律看 “被 XX” 

被字句的主语是受动方，在 “被 XX”中却成了施动方，施受关系的矛盾转 

换建构了 “被 XX”，而社会认知心理内部因素和网络外部因素又促成了 “被 XX” 

的流行。该矛盾律源于以下两种动因： 

2．1．1 语言的经济性 

简洁经济是网络流行语的典型特征。 “被 XX”表达的是我们平时用几个句 

子或拐着弯才能表达的意思，是多个事件叠加的场景式表达，信息量丰富，容量 

大，内在机制是归并语用前提和经验共识。 

单就意图表达而言，言语要受经验的制约，在言语交际中，与话题相关的共 

知经验以前提的形式省掉了部分表达任务 (向明友 2002：3 12)。如： 

(7)今年初，李国福意外死在监狱医院里。检察院迅速做出鉴定结论，称其 

“自杀”。众多网民认为，他是 “被 自杀”而死的。 

该例蕴含着以下三个条件：(a)受话人知道 “被”带有蒙受、遭受的语义； 

(b)受话人知道 “自杀”是当事人出于本人意愿才会采取的行为；(C)受话人 

知道蒙受、遭受与意愿相悖。以此为逻辑前提，发话人用前提形式略去了这部分 

本该由言语承担的、但又为交际者所共知的表达任务，是一种发话人追求言语效 

用最大化和言语边际效用递减而采用的语用策略。发话人通过对共知经验进行预 

设的策略，减轻言语交际中的言语表达负担 (向明友 2002：312)。 

2．1．2 语言的新颖性 

参照于根元 (2004：1)关于语言内核外层的观点，“被XX”是语言内核外层 

共同作用的结果：语言的内核提供被字句的语法规则和语义特征，外层紧密联系 

社会文化及认知心理，两者共同作用构成了 “被 XX”这一新的语言现象。语言 

交际求稳、求新的要求也是 “被 XX”流行的原因之一。人们利用被字句带有受 

动方遭受、蒙受的消极语义特征，冠以语义上本属自为的词语，矛盾而巧妙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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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出说话者想要传递的信息。 

2．2 从事件缺省看 “被 XX” 

一 般来说，人类的思维像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对后一事件的认识总是基于 

对前一事件认识的基础之上。若前一事件缺省，就如同链条脱落了其中一节，思 

维就可能产生断层。 “被 XX”正是利用前事件的缺省来构成与人们普遍认识相 

矛盾的表达，同时，大多数 “被XX”中的后事件也处于缺省状态。 

在例 (7)中，所谓 “自杀”的前提是施动方出于本人意愿，而在 “被自杀” 

中，施动方的本人意愿缺席，即前事件缺省，同时，“被自杀”的后事件一 “施 

动结果为自杀身亡”是不真实的，即后事件也是缺省的。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 “被XX”的后事件都一律缺省，有的 “被 XX”的 

后事件是存在的，如 “被捐款”、 “被道歉”、 “被辞职”等。这些 “被 XX” 

有—个共同的特点：凸显结果，而非动作本身。如： 

(8)政府为搞形象工程，广大机关干部、事业单位职工及教师 “被捐款”。 

“捐款”一词本身并不负载辨别意愿的信息，它只强调动作结果，不涉及施 

动方的意愿。 

事件缺省凸显的是 “事实的虚拟性”。它抒发说话者对社会的不满和期待。 

没有虚拟性， “被XX”就不能与社会文化相融合。 

3 语义特征 

“被 XX”具有[+受控】【一愿意】[一真实】[_知情】的语义特征，但投射到施 

动方、行为动作、行为结果上时，典型性有所差别。其中，[+受控]、[一愿意】 

和[_知情]是必要义素，而[一真实】为可选义素。当然，语义特征总体现为整体性， 

它们之间是交融的关系。 

3．1 [+受控] 

当[+受控]的语义特征投射到 “被 XX”时，根据真实的施动方是否出现，将 

产生两种不同的投射结果：显性投射和隐性投射。此时，参与建构 “被 XX”的 

词语主要是动词，以此凸显动作行为。 

3．1．1显性投射 

当真实的施动方和句子的施动方 同时出现，[+受控】投射的结果是显性的， 

即双施动方同时显现在句子中。如： 

(9)为防出轨，婆婆让我 “被怀孕” (标题 ) 

真实的施动方是婆婆，句子的施动方是 “我”， “被怀孕”传达出 “我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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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受到婆婆的控制”这一明示信息。例 (8)中，真实的施动方是 “政府”，句子 

的施动方是 “广大机关干部、事业单位职工及教师”，人们利用 “被捐款”来传 

递句子的施动方受到他者控制的语义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有时真实的施动方并不以主语出现，而以事件背景出现。这 

时真实的施动方虽然不在施动的位置上，仍能通过简单推理辨认出来。如： 

(10)先签就业协议，再拿毕业证书?大学生 “被就业”何时收尾? (标题 ) 

虽然没有出现真实的施动方，但根据前一句提供的背景可以推知真实的施动 

方是隐藏在大学毕业生背后的高校管理层。 

3．1．2 隐性投射 

只出现句子的施动方，隐去真实施动方。如： 

(11)中国首个网民节异常冷清 网民调侃咱们 “被节 日”了 (标题 ) 

(12)中产阶层 做房奴 “被幸福” (标题 ) 

这两例出现了句子的施动方： “网民”和 “中产阶级”，而 “节日”和 “幸 

福”前的 “被”明示了真实的施动方另有其人，只是未出现罢了。 

分析发现，双施动方同时出现的情况即显性投射较少，而隐性投射较多。 

3-2 [一愿意】 

句中的施动方既受他者控制，施动时自然并非出自真实意愿，所以 “被XX” 

具有明显的[_愿意]的语义特征。如： 

(13)东莞近千员工 “被自愿”自费查乙肝 (标题) 

东莞某公司向员工发出体检通知，称原体检费人均45元，医院给他们 “优惠 

价”每人 30元。显然，无论是句子的施动者还是行为动作都是 “tl~fl愿”的，冠 

以 “被”正是传递这一语义信息的需要。 

3．3 [一真 实] 

被字句同样具有 “受控”、 “非愿意”的语义特征，但所述事件都真实地存 

在或发生了。 “被 XX”则不然，所述事件绝大多数是非真实的。 

句子施动方受到真实施动方的控制，动作行为并非出自真实意愿，结果的非 

真实性概率大大增加。根据后事件缺省与否， “被 XX”细分为如下类型： 

3．3．1 后事件不存在却被 “规定”为存在并为真 

如例 (7)。 

3．3．2 后事件不存在 

有些 “被XX”反映的事件结果不存在，即，后事件完全缺省，非真实性高。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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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甘肃天水一市民四年 “被艾滋”一朝 “被痊愈” 

甘肃天水某市民四年前被该市 “疾控中心”诊断患上艾滋病，四年后被告知 

痊愈。当事人本没有患上艾滋病，自然没有随后的 “痊愈”之说。 

3-3．3 后事件矛盾 

有些 “被 XX”的后事件存在，但与现实情况不完全吻合，非真实性存在分 

歧。如： 

(15)乘车 “被节省” 不知省在哪 (标题 ) 

因公交地铁月票制度只有乘坐一定次数后才能节省费用，所以 “被节省”与 

现实并不完全吻合，其真实性仅对部分市民存在。 

3．3．4 后事件存在 

如例 (8)。 

3．4 [一知情】 

该语义特征指施动方不知情却被赋予了本应自主的行为。并非所有的 “被 

XX”都具有该语义特征，只有那些在上下文已明确说明自己不知情的 “被 XX”， 

才具有该特征。如： 

(16)老公带女替身办完离婚手续 老婆不知 “被 离婚” 

南京一男子找情人代替妻子到民政局办理离婚，三年后妻子才被告知自己已 

经 “离婚”了。在这里，事件主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赋予了自主行为。 

4 语体特征 

根据彭宣维 (2000：329)，汉语的被动意义体现为显性被动，隐性被动和转 

化中动等三种形式。其中，显性被动的频率较低，主动态和中动态较多。汉语在 

不得已表达被动意义时，常常回避受事的受动意义，代之以隐性被动形式。反观 

时下 “被XX”如此流行，且非隐性被动或中动，这说明了什么呢? 

首先，被字句在口语中多带有受动者蒙受、遭受不如意的消极意义，“被XX” 

多反映了当事人行为受控、非意愿等语义特征。很显然，二者有共通之处，后者 

巧妙地以前者为原型来凸显消极语义。 

其次，语体即言语功能变体，语境类型是其外部制约因素。在系统功能语言 

学理论的三个语境参数中，我们发现， “被 XX”语境中 tenor(语旨)和 mode 

(语式 )关系共洽，而field(语场)与共洽体相矛盾。 

参考Crystal&Davy(1969)和 程雨民 (2004：37)，我们认为， “被 XX” 

中 mode(语式 )体现为复杂媒介，即为说而写而非简单的口语或书面语。te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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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旨)体现为复杂参与或读者参与，即独自中呼唤对话，二者基本共洽。 “被 

XX”的首创者和使用者以书面印刷或电子编辑形式进行着口头交流的同时，借助 

网络这一媒介呼唤读者的参与以加强关注、扩大共识。它因此明显属于 “谈话语 

体的变体” (孙鲁痕 2007：93)。但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就 “被XX”而言，field 

(语场 )包含两个基本因素：话题本身的严肃性和新闻报道的公共性。因此，它 

与前面的两个参数相矛盾。 “被 XX”中不乏涉及社会陛、政治性的话题，其中 

有些社会问题还相当现实、尖锐，但即使在平面媒体上， “被 XX”也已经越来 

越口语化。怎样看待这种矛盾性呢?按照语级是语域次范畴的说法，新闻语域也 

可分为严谨和活泼两种语级，因此， “被 XX”带有活泼的政论语体或新闻语体 

的色彩 。 

我们的观察和分析是，考虑到 “被 XX”主要出现在网络政治语境里，可以 

说，它主要体现口语化倾向，兼有部分书卷语体色彩。 

5 “被 XX"的批评话语分析 

Van Dijk (1 993)从社会认知角度提出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其意义在于将 

话语视为具体的社会实践。透过话语，社会实践里须臾不离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 

系便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显现无遗。因此，他认为话语分析既包括一般语言学意 

义上的话语语义学和话语语用学，还应在社会文化语境中洞悉话语背后的意识形 

态因素。他虽未明示却暗示话语与社会之间由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为中介而构成 

间接对应关系。与此类似，Fairclough&Wodak (1 997：268—280)认为话语构成 

社会和文化，是社会文化生成变化的内在动因，话语体现意识形态并服务于意识 

形态。他们明确提出权力关系的话语属性，即话语促成社会权力的生成、巩固、 

再现与变化。因此，批评话语分析 (CDA)本身是一种社会行动，关注的恰是如 

何剖析社会发展及矛盾在话语层面的体现，从而揭露话语实践背后不平等的权力 

关系。批评话语分析是解释性的，因此它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解释 “被 XX”背后 

隐含的社会文化和权力关系。换言之，这种分析和解释正是所谓话语的功能性。 

Fairclough(1 992)指出，话语根源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从上文的 

条件性分析看，在 “被XX”里， “XX”由强势主体认定或强制实施， “被 XX” 

可视为弱势主体的话语回应。换句话说，因为在话语实践中占据主动(主导／主要 ) 

地位的总是权力部门(机构)，普通民众或部门(机构)成员一般处于被动地位。 

由此， “被 XX”的话语实践一方面揭示了公权力与公民个体权力失衡的事实； 

另一方面，对于其中的不合理内涵，公民个体利用网络这一相对自由的表达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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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出 “被 XX”这一 “批评”话语。该话语实践背后沿用的不是激烈的言辞对 

抗，甚至只限于隐性投射。那么，隐性投射背后蕴藏着什么呢? 

首先，不能或不便明说。 

因真实施动方的社会地位特殊导致说话者不能明说。如例 (10)。真实施动 

方是 “高校管理层”甚至是更高权力部门，以状语提供事件背景的形式间接投射 

真实施动方体现了说话者无法明说的无奈和隐痛。 

其次，不必明说。 

例 (12)的施动方是众所周知的房地产业，它们由于政策导向对房地产资源 

的强势占有是消费者不必明说的原因之一。 

再次，无法明说。 

因说话者对真实施动方的身份无法确认，导致真实施动方不出现在旬中。如 

例 (11)。 

Fairclough(1 992)同时指出，话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一方 

面，在话语实践的背后借由网络相对宽松的话语环境和传播便利，释放了公民参 

与公共事务的热情、重塑话语权、期待平等和公平等终极话语目的。可以说，以 

“被XX”为代表的话语实践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一种尝试。另一方面， 

该话语的受众通过阅读和使用感知其中和其后的变化，相应地将自己的行为实践 

和话语实践与变化了的环境相协调，从而巩固和营造新的话语环境。 

话语权的概念自福柯 (Foucault 1972)而始，在当代呈现蓬勃的发展态势。 

网络流行语离不开越来越发达的当代网络技术。当它赋予公众日益强大的表达权 

利时，作为整体的公众话语权和参政权也日益彰显。同时， “被 XX”近几年风 

靡网络，使用和再创造之人如此之多，与时代风气和民主意识密切相关。它不仅 

新奇、简洁而且便于人们迅速理解其中含意，所以El口相传，使用和传播时间长、 

受众大、影响显著。这也是为什么 “被 XX”进入语言体系，逐渐被公众固化使 

用而非昙花一现的原因。 “被 XX”背后是话语权的博弈。绝对权力话语权在网 

络 “被时代”遭到公众话语权的有力挑战和制约而受到一定削弱，这必将对我国 

民主法治建设产生正面的、渐进的影响。 

这种影响势必要以实实在在的改变为见证。如 《南方周末》2009年 8月 24 

日报道了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接受凤凰卫视主持人吴小莉采访时表示，网友 

的 “被增长”之说让自己觉得 “脸红”。关于 “被增长”的强烈且广泛的呼声终 

于引发国家统计局局长的 “脸红”，并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必要解释，承认统计 

方法有待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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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与统计数据有关，以例 (1)为标题的新闻，引发网络热议，其中饱含 

抗议、不满与讽刺。作为呼应，多位全国政协委员都在政协提案里不约而同提出 

“不能让贫困人口稀里糊涂被小康”，全国党代会代表也提出“贫困山村不想 ‘被 

小康一’。 

诚然，如Fairclough&Wodak (1997)所说，CDA揭示话语背后的意识形 

态和权力关系，并促进社会民主和进步。对 “被 XX”的CDA分析兼顾这两点才 

是较为圆融、彻底的研究视野。话语是社会秩序在语言上的体现，传递着社会交 

际意义，承载、表达和传播着对社会和世界的看法。随着社会的进步， “被 XX” 

显现的不仅仅是个体性的话语权博弈，还有显著的组织化、机构化倾向。“被 XX” 

背后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属性会随着网络的传播得到加强，国家统计局的新闻发布 

会、全国政协会议、全国党代表调研就是这种强化的体现。国家意志意味着权力 

部署，也意味着秩序的调整。虽然 “被 XX”透露的改进目标不能够一蹴而就， 

但已经在路上了。我们相信这种组织化、机构化的公众话语权力势必以话语形式 

在建构和谐社会中发挥正面的、合理化的作用成为我国网络话语发展史上一个不 

可忽视、具有进步意义的关键点。话语权的延伸和公众话语对政治生活的干预和 

建设，推动了话语交流与直接对话，有助于建设和谐社会。 

6 一点补充 

批评话语分析将话语与社会由话语秩序联系起来，将其目标定位为话语社会 

学和话语政治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社会由个体构成，在话语社会学和话 

语政治学的研究中，不能忽略个体的话语实践及其意图。 

首先，同一个 “被 XX”在不同的事件背景下指涉不同的主体，投射不同性 

质的主题。 

(17)这个假期我四处补课，妈妈却对外宣称我在家休息了两个月，我真是 

“被休息”了。 

(18)私企流水线上的工人一天工作近 15个小时，记者来访时却说每天只有 

8小时工作，其它时间都在休息， “被休息”谁之责? 

(15) “被休息”明显是个人行为，丝毫不带有社会性， (16) “被休息” 

则反映了一些私人企业非法剥削工人劳动力以创造利润的社会现象。 

其次，指涉个体的 “被XX”不可忽略，它们与指涉社会的 “被XX”一起完 

成当代话语实践下的语言认知，即对外认知社会、对内认知自我。关于这一点， 

我们认为， “被 XX”的流行与当代话语实践的普遍趋势有关。Faircl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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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200．224)认为当代话语实践呈现 出三个发展趋势 ，即商业化 

(COllllilodificiation)、技术化 (technologization)和民主化 (democratization) 。 

我们认为，除此之外，还应该包括生活化 (informalization)。与话语生活化直接 

相关的话语实践凸显个体的自我意识，指涉与个体自我感受相关的语言事件。与 

之密切相关的话语民主化则直接折射个体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热情，指涉社会性、 

政治性、公开性相关的语言事件。就 “被 XX”而言，话语生活化与民主化的互 

动在新闻报道中表现为读写／听说双方的自我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表达了既关注 

自我又关注个体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双重指涉性。如图1所示： 

口 

语 

化 

图 1 “被 XX”的双重指涉 

确实，社会在变迁，话语实践也随之变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社会生活。作 

为话语研究者，我们通过社会文化语境下的话语研究洞悉社会变迁，也希望这些 

研究发现能够成为读者，尤其是社会学研究者的审视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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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Notes] 

① 本文中除了凸显的“真实的施动方”外，“施动方”或“施动者”均指句子的施动方或施动者。 

② 商业化指的是社会领域和机构依据商品生产、分配、消费而被组织起来的观念意义， 

Fairclough尤为关注教育话语的商业化过程；技术化指的是作为社会资源或工具的话语技术 

在知识和权力之间建立密切联系，Fa．irclough突出谈话控制技术对企业、社会、家庭的潜在 

力量；民主化，顾名思义，指的是消除话语权力、义务等方面的不平等、不对称，Fairclough 

谈 了五个方面，即语言与社会方言的关系、典型话语类型、不平等机构话语类型中消除明 

显的权力标志、非正式语言趋势和性别在语言中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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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bei(被)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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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nternet buzzword“bei(被)XX”Can be analyzed through its discursive 

qualifications and functions．Its discursive qualifications are determined by its differences from the 

traditional“bei(被)”sentence，in aspects including structural components，alternations，subtle 

semantic distinction and prosodic features．The syntactic controversy in“bei(被)XX”Call be 

explained by Law of Contradiction in sentential construction and event exclusion．Its semantic 

components are compulsory[+controlled]，[-willing】and[一informed]，and an optional[-true]．“bei(被) 

XX”appears mostly in the genre of news，with a~ndency toward oral use．Its discursive functions 

result fro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scourse inform alization an d democratization，revealing 

self-consciousness an d social participation on the part of language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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